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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首”姓探源
关中月

前段时间，株洲日报刊发了《炎陵首小勇 在非

洲办“村超”》的新闻报道，报道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

项目技术组组长、炎陵小伙首小勇在非洲贝宁组织

“村超”赛事的故事。

看了上述报道，不少株洲人感到惊讶——炎陵

县竟然有姓“首”的。

我大胆猜测，首小勇应该是从水口镇官仓下村

走出去的，而且是个中年人。问了几个熟人后，这个

猜测得到了证实。

据介绍，首小勇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毕业

于湖南农业大学，从事棉花种植技术指导多年。2017

年，他申请参与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项目，担任第三

期技术项目组组长，在贝宁实施棉花高产栽培示范

和推广，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网上有资料称：“首姓人家，炎陵县水口镇有 20

多户，石洲乡（今沔渡镇）有一户。”

其实，网上所说的水口镇的首姓人家，我熟悉得

很——说“曾经朝夕相处”也一点都不为过，因为，他

们都是水口镇官仓下村的村民，且一半是第六村民

小组的，其余的属第八组。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个村

的第六组。

要说“有 20 多户”，还真有点夸大。据我所知，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姓首的只有 5 户，其中六组 3

户，八组 2 户。后来因崽分家、女招婿，才增至 11 户

（以户主姓首统计），其中六组 7户，八组 4户。

首姓村民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生产方式和生

活习惯也与当地客家人无异。六组钟家屋场后面有

一眼泉水，清冽甘甜，一年四季流不停。其距六组两

户首姓人家的住房有三四百米（六组的另一户与八

组的首姓人家属一个屋场）。早年，他们家每天都会

有人前来洗菜、挑水。

六组的其中一户育有四男两女。我一个远房姑

姑嫁于其次子，按辈分，我平时喊其为姑父。这户人

家的长女是我小学同学。小时候，她经常来钟家屋

场，与众孩童一起追逐打闹。

读小学时，八组一个姓首的年轻人曾是我的老

师。我觉得他的名字取得意味深长，所以记忆犹新。

他的姓名有三个字，第二个字是“先”，“首先”，意即

无论做什么都能领先一步。

近日询问得知，首小勇就是他的侄子。

40年前，也曾打听他们来自何方？首姓人家有人

回答，过年时要去外地走亲戚。据此我猜测，他们应

该是很久以前从邻近县市迁徙而来的。

查阅 1994 年版《酃县志》，除了在其“姓氏分布”

条目、“100 人以下的 142 姓”段落中找到“首”这个姓

氏外，书中再无其他与首姓有关的片言只语。

这就说明，“首”在炎陵县是一个稀有姓氏。

那么，首姓究竟源自何年何地？从全国范围来

讲，首姓人家又分布在哪些地方?总共有多少人？

首姓的起源，说法不一。

《姓氏考略》曾注其源。其引《梦溪笔谈》云：“天

竺之贫四姓有首氏。”其引张澍之语云：“当出於首

阳、首止。”首阳，指首阳山，在今河南偃师；首止，春

秋卫地，在今河南睢县东南。此则以地名为姓氏。

湖南浏阳社港镇首姓家谱记载：故蜀主封其弟

葭（读“家”）萌于汉中，为首侯，后以为“首”氏称。

“360百科”词条显示：首，源于孟姓，江永县首姓家

谱记载，先祖孟知祥建立后蜀(五代十国)，育有四子，帝

位传给三子孟昶，后孟昶降于宋朝沿长江坐船前往杭

州，至洞庭湖时，路遇盘查，低头伸手以示姓“首”。

2018 年 8 月，郴州网推出时任郴州市文史研究

会副秘书长刘专可撰写的《首姓传奇》一文。文章分

析认为，首姓源流短、分布窄、谜团多，具有特殊性、

神秘性、传奇性；首氏的确是由孟姓改姓而来，时间

为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原因是遭到宋太祖通缉，

性命攸关，被迫而为。

首姓家族的分布情况也需仔细斟酌，才能分辨。

“百家姓大全”载，首姓，湖南郴州、湘潭、宜章、

浏阳，江苏武进，云南镇雄、巍山，湖北武汉，四川成

都，上海，台湾台北、桃园、台南、花莲，北京，陕西西

安等地均有分布，总人口约 4000。

“360百科”另有词条载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

镇和塘溪乡聚居了约 2 万首姓后代，分布在首家洞、

雅市坪、香山坪、坪田、麻田、板桥、山合等地。

据网上资料，下列地方也有首姓人家：衡阳东阳

渡；永州江华县白芒营镇，江永县源口乡、潇浦镇；广

西富川县，临桂区宛田乡瓮洲村；四川大竹县双溪乡

山青村；陕西汉中南郑区。

这么看来，互联网上“全国约有首姓人口 32000

人”的说法较为可信。

茶陵，茶祖炎帝之陵。

用始祖的陵寝之地指代县名，其五千年的一脉渊源，有传说、

有故事、有史诗，在茶乡之地口授相传，熏陶教化。

故事承载历史，传说寄寓理想。无论是山川风物，还是民情民俗、

社会心理、语言族属等，都与炎帝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幅幅美丽的图景，一个个动人的情节，一个个悲情的壮举，

都凝聚着一个深刻的主题——茶陵，千百年来，一直浸润在炎帝

的传说里，承袭着炎帝千年不变的精神。

农源，牧源，龙踞之地

茶陵，中华始祖龙踞之地，农耕文化的源头之一。其农耕之

功，如炎炎烈日，点亮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潞岭，在中国版图上几乎很难找到的一个不到 3平方公里的

地方，当年却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封地。它处于四面高山包

围之中，东有首团山，南有清水山，北有露水山，中间为潞水山。潞

水源出露水山，传说有一龙潜此，源头终年不竭，东南流 30里，合

于茶水。置身于潞岭，清风徐过，一袭古帝王的龙脉之气和五谷的

芳香从四方拂面而来。

这里四面环山，活跃的地质时代，丰富的水文资源，造就了这

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特征。这里的许多天然溶洞，成为我们祖先

最好的栖居之地。遥想当年，炎帝在这里择地而居，用人类童年时

代高超的智慧顺应天地之道：因天之时，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

作，将人类从饮毛茹血的野蛮时代，带进了农耕牧猎的文明时代。

炎帝心系黎民，斫木为耜，鞣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用“天

下和泰”的博大胸怀润泽着这片古老的土地。这里的很多地名，就

充分显示了他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霸气和雄心：潞岭的大台，古

谓“泰台”；“泰”，意谓泰岳之势，和合之气；“台”，为神农祖先发明

农业的起源之地；与大台相邻的元王村、首团村的村名，均有“首

领”、一统天下之意。这一切，无不印证了炎帝情系天下，推动文明

进程的宏伟理想和伟大实践。

和大多数古文明遗址一样，这里依山傍水，雨水丰沛，一马平

川。土肥水美的地理特征让这里自然成为农牧的天然之所。

农元村，一个被称作农源之地的古山寨，坐落在被称为“天堂

山”的露岭群山的山坳之中。据考，四五千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

古生物的海洋，一到夏秋季节，橙黄橙黄的野生稻穗吸引着炎帝

神农驻足观看，在这里，他带领子民们在茶乡一带开田辟土，依山

而牧，造筏而渔，刻下了农牧时代稻作文明的印记。潞水“农源”

“牧源”“田土”“上舫”“下舫”等诸多地名，无不与炎帝神农的封邑

和开创农耕有关。农元抑或牧元，无论是写作“元”，还是写成

“源”，都说明了这里是真正的“农耕之源、养牧之源”。在与之不远

的火田连溪村古“茶王城”南部的窑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掘的石

斧、石簇，红陶、褐陶、夹泥陶、碳化稻粒等一系列遗存，都充分论

证了这一说法不是传说。

农源，农耕之源，一如星星之灯，点亮了茶乡五千年的文明。

由此，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我写下的那首《秋日，我到了露岭》：

秋日，我到了露岭/一个神农开创农耕的地方。

发黄的叶子，汗青的历史/在功垂万世的长河里探航/三山五

岳的肝胆和骨骼/在这里散发收获的芳香。

铭记时空的/依然是龙颜潭上含珠的仙鸡/开创丰碑的/依然

是凤冈呈瑞的经典故事/教民耕种的魂魄/在民族的血液里/是扶

犁之乐永远的歌者。

收割，挖矿/清晰而凝重的声音/像雄劲的山风携着林涛吹

来/响在我心上。

秋日，我到了露岭/一个神农开创农耕的地方/我闻到了收获

的芳香。

在轻轻地朗读之时，我不由默念：茶乡，皇天后土、藏龙卧虎

之地，必将雄踞天下，芳香无比。

茶山，茶源，灵性之地

茶陵，是中华茶祖开创茶文化、千年国饮之源的灵性之地。其

茶味之甘，如涓涓清泉，沁透中华民族的每一寸肌肤。

景阳山和云阳山两座大山，一东一西，在根盘八百的巍巍罗

霄中，遥相呼应，肩挑着一段段厚重的历史。

云阳谷雨，景阳清露，孕育的一株株生命之叶，在炎帝的传说

里散发着千年的清香。相传炎帝神农在景阳茶山一带采药误食毒

草，头晕腹胀，无意之中在身边的矮树上抓了一把嫩叶放在口里

咀嚼，感觉清凉可人，即刻神志清醒，满目清怡。为此，炎帝神农认

定这是有着还阳之功效的仙“荼”。就这样，炎帝在采药时“日遇七

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的实践中，茶，被炎帝神农当作了“还阳

草”，显现于世。炎帝在茶乡教民种茶、艺茶，让这里成为千年国饮

之源，与之而生的茶艺、茶俗也伴随着茶祖炎帝的足迹，风靡大江

南北，流传千年万年。

这就是茶山，千年国饮的源头，中华茶祖炎帝神农的生命之

山。它迎东山之阳，灵异秀丽，野茶茗香，景象万千，绵延时空。其间

茶冲、茶涧、茶祖茶林、茶王城等，一个个与茶有关的山名、地名，刻

写着一部厚厚的茶史；茶巷、赤松井、识茶岩、烹茶泉、炒茶炉、茶香

亭等，一器一物，一泉一亭无不留下脍炙人口的茶事、茶情和茶咏。

百草茶为灵，甘传天下口。站在新世纪的峰巅，置身于茶乡这个

灵性之地，我们仿佛感觉到炎帝尝百草、得荼解毒的历史图景重现

在茶陵的山山水水中。茶陵2000多年的种茶、制茶、饮茶史，奠定了

深厚的茶文化根基，让生于斯、长于斯的茶乡人，深深地烙下了茶的

秉性：淡泊、谦和、内敛。茶陵人不管是扎根家园，还是出仕他乡，都习

惯“饮茶一瓯，吟诗一章”，或饮或品，逸茶兴、怡茶情、咏茶诗、体茶

性。他们或儒，或释，或道，从茶中寻求哲理，忘怀得失，达观超脱，与

世无争，乐天知命，把中华的茶文化、和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茶味之甘，如涓涓清泉，丝丝缕缕，沁透了中华民族的每一寸

肌肤。壮哉，茶陵茶山、茶史；圣哉，中华茶祖、始祖!

道源，道骨，智慧之地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道祖”，其智慧之光，如日如月，照耀我

们前行的每一个脚步。

作为道源之地的茶陵，这里的一观一寺、一楼一阁、一山一

峰、一谷一涧、一湖一瀑，乃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吸天地之灵

气，纳仙道之甘露，闪耀着千年的智慧之光。

道源自有道骨，这“道骨”就是炎帝精神。炎帝神农在云阳山一

带“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

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作陶为器，冶制斤斧；削桐

为琴，练丝为弦；建屋造房，台榭而居。”八大历史功绩开启了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文明，也寄托了远古人类的道德理想。“天之道，利而不

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炎帝精神，灌注了道文化的精髓，充分体现

了道文化主体性认识论、人本学和本体论等各种要义，是自然境界、

人生境界、功利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的有机统一。

这就是“道”，中国内涵独特的古典哲学，在炎帝“中华道祖”

的华冠中一步一步发扬光大。千百年来，茶陵人对道之精神有着

深切的感悟，茶陵人的大境界、大智慧在历史的旷野里，散发着耀

眼的光芒，引领着他们每一个前行的脚步。长期修学于云阳山的

清代科第状元萧锦忠，“行也安然，坐也安然”，人生境界、功利境

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一如荡胸层云，卷舒自如。

茶陵人深谙“和”之文化要义，为“和”而颂、而呼、而走、而旋、

而践、而突、而触……明朝“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为“保全善类”

而“弥缝其间”，依附周旋，委蛇避祸，“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

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是为“和”而旋、而突的典型；明朝

大学士张治寄情山水，清茶菊香，力主天人共和谐，用山水诗作力

遣胸中块垒，为“和”而颂、而呼；明另一大学士刘三吾为人慷慨，

不设城府，以“坦坦翁”自号，至临大节，迄乎不可夺，为“和”而突、

而触、而走的同时，自己“瓠瓜为壶沽美酒，土泥作灶煮黄粱”“泥

灶烹茶苦亦甘”，内心平和，身处逆境而泰然；被人们称为“药中甘

草”和官场“水晶球”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景星明月归天

上，和气春风生眼中”，用他独特的“官道、食道和书道”，成就了他

“聪明的政客、湘菜鼻祖、书法大家”的历史地位……遵道贵德的

道德规范、济世利人的社会责任感、抱朴守真的人生态度、清静恬

淡的精神境界、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和光同尘的处世方式、身重

于物的价值取向、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等，在茶陵人的血脉当中，

一代一代流传，一代一代诠释着新的时代内涵。

道源孕育智慧，道骨传承精神。茶陵，这个智慧之地，永远充

满着前行的力量。

走进昭陵老街
唐增辉

株洲昭陵老街位于渌口区南洲镇，原

属株洲县洲坪乡，紧邻湘江，因江而生，因

江而兴。一到昭陵古街，就被那清澈的江水

所吸引。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这里，天空下

着蒙蒙细雨，江水宛如一块碧玉被轻洗，让

人情不自禁地想抚摸一下。远处，江面有几

艘货船，朝下游驶去，似乎扰了这份清宁，

也似乎增添了几分生气。

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我走进了古老

的昭陵老街。

文友的哥哥豪爽、好客，给我当起了免

费导游。“若知昭陵城，胜似长沙郡，要知街

多长，三千六百铺，还除熬糖、蒸酒、打豆

腐。”老哥说起当地民谣，眼中闪烁着无限

荣光。一些历史资料显示，昭陵古街因为位

置独特，在依赖水运的古代，迅速发展，一

度成为湘江上的重镇，目前仍保留多个渡

口，江边还有很多老街的繁华印记。

东汉光武帝时期，传奇的伏波将军马

援奉命前往交趾（今越南）平叛，曾在此驻

兵、生活。五代十国时，马殷踞湖南，尊伏波

将军马援为先祖，奏请唐王李升封马援为

昭灵英烈王，此地始称“昭灵”。

宋代著名文学家乐雷发写了一首《昭

陵渡马伏波庙》:

六十六功名要结后人知，马革何妨死

裏尸。

汉帝可能疑薏苡，湘民却解荐江菌。

纸钱撩乱巫分昨，粉壁阑斑客写诗。

堕水跖鸢无处问，滩头斜照晒鸬鹚。

著名文学家、大诗人乐雷发先生也有

笔误，误将“昭灵”写成“昭陵”。后来，这里

的地名就成了“昭陵”。

株洲昭陵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与那

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有关。清朝

康熙年间，吴三桂不满朝廷撤藩，开启“三

藩之乱”，转战各地，生灵涂炭。几年后，吴

三桂兵败，准备退回衡州（今湖南衡阳）。撤

至株洲昭陵古街时，天色已晚，伸手不见五

指。已成惊弓之鸟的吴三桂，为了让大军顺

利渡过昭陵滩，令人在昭陵街上放火照亮

江面。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以

木料为主，这一把火趁着风势，越烧越大，

将昭陵街毁于一旦。吴三桂当时许诺，如果

他当上皇帝，一定重建昭陵古街。这样的

话，谁信？大家敢怒不敢言。结果呢，吴三桂

在衡州做了 5 个多月的皇帝，过了一把“帝

瘾”，哪里还记得这个许诺？实际上，即使记

得，已是丧家之犬的吴三桂也没这个机会

和能力来实践诺言。

走在昭陵老街上，隐约还可以找到当

年繁华时的烙印。清澈的古井，依然保留着

的多处闲置码头，残破的影剧院，废弃的制

冰厂……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街上保留的古旧

风物越来越少，很多老房子已经毁了。断壁

残垣上绿叶藤蔓缠绕，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偶尔有几个外来的人，会在这里买下旧宅，

重新按自己的方式，建造新居，莳花弄草，

养小动物，也成了别样的另一种风景。

茶陵
在炎帝的传说里

陈 科

朝阳下的云阳山

潞岭山间潞岭山间，，随处可见的茶园随处可见的茶园

湘江边的小镇昭陵


